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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新一代劳动者

当前经济形势对就业的影响

2012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降到 8% 以下。在

过去最困难的时候，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9 年的金

融危机，目标都是保 8，我们认为保 8 是创造就业岗位、

满足新增就业的必要条件。这次低于 8%，可谓“狼来

了”，但是“狼来了”以后我们发现狼并不可怕。从目前

掌握的情况来看，就业工作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无论

是登记失业率、PMI 的就业指数还是新增就业完成的

进度，都没有出现异常。西南财大研究的两个结果都挺

惊人，一是中国基尼系数高达 0.61 ；二是失业率达到

8%。我觉得这两个结果都不太可靠，但是看不到人家

是怎么做的，所以无从评价。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明显

的就业冲击是正常的。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从 2011 年的

9.2% 降到今年不到 8%，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们的

出口需求也在下降，这是表面的需求方面的现象。再看

经济增长供给方，实际上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具

体来说，到 2012 年九月份 GDP 是 7.7% 的增长率，仍然

高于 7.5% 的潜在增长率，自然就不存在就业的冲击问

题，因为潜在增长率的含义就是假设充分就业，不仅指

劳动的就业，还有资本的就业。因此只要没有低于潜在

的增长率，就业冲击就不会发生。

“十一五”的潜在增长率还是 10.5%，到“十二五”突

然降到 7.2%，2011 年的实际增长率还是 9.2%，2012 年一

下子降了一大块，势必会造成一些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就

业问题。在这种冲击下，一些行业会减少雇用，使劳动

者不能及时找到新的工作，这种现象也会发生，所以并

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我仍然坚持一个判断，就是总体

上来说，我们遇到的还是周期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

▲  经济增速趋缓，但未低于潜在增长率，对就业总量冲击不大，带来的主要是就业结构性问题 ；

▲  汲取日本教训，不宜在宏观上采取过多刺激和干预政策 ；

▲  农业人口转移的市民化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好办法 ；

▲  提升人力资本，治理结构性失业应成为就业工作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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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介绍一个最新的变化。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 年我国 15 ～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最高峰。有

数据显示，15 ～ 64 岁的人口也达到了顶峰，2011 年都开

始下降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15 ～ 59 岁的人口在 2011 年

下降了，由这个计算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从最低点上升。这

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正增长变负增长，

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提高，这种大转折就注定了传统人口

红利消失。因此劳动力丰富使得资本投入不会遇到报酬递

减现象的优势不再有了，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带来的资源重

新配置和改进也会减弱。我们的预测是，从“十二五”开

始，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劳动力总量是减少的，投资增

长率肯定也降一些，因为回报率在下降，不可能保持原来

的速度了，但是也不会下降太多。比如说，在未来十年保

持 13% 的投资增长率还是合理的，其实和早些年差不多，

只不过比过去这几年低了一些。同时假设生产率的改进

是保持当前趋势，这样我们做了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即从

“十一五”的 10.5%，降到了“十二五”的 7.2%，“十三五”

进一步下降到 6.1%。

潜在增长率的含义是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改进

所决定的合适和正常的增长速度，这个时候是不考虑需

求方因素的。但经济学家可以告诉你，即使潜在增长率降

低，我们还有很多经济增长点，有城市化对投资的需求，

有中西部进一步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等，政府也会

乐于采用一些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实施一揽子投资计划

等。最近，有的学者说中国未来 20 年还能保持 8% 以上的

增长，理由是把中国和日本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60 年代相

比较，因为日本在那个时段还有很高的增长，直至加入高

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人口结构发

生很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更像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

本，而当时的日本，潜在增长率降得很低，人口结构发生

变化了。政府不愿意，企业也不愿意接受过低的增长速度，

结果采取各种刺激手段，也可以说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各

种变形方案的试验场，这种把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拉到潜在

增长率之上的做法，通常会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

源配置的不合理、偏离比较优势。在日本，最典型的现象

就是泡沫。泡沫到了 90 年代就破灭了，到今天几乎持续 20

年的零增长。但现在跟日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谈，仍

然有很多人认为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是强调保持宽松的

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谓的量化宽松最早也是

从日本开始做的，利率几乎是零了，还要扩大货币的供给。

我们认为，增长率提到潜在增长率之上是要犯错误的，而

且是很严重的错误，有可能导致非常低的发展速度或者停

滞，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日本不管怎么说是高收

入陷阱，只要不是负增长，人们过得还不错，我们如果重

蹈它的覆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建议

第一，对就业工作者和有关学者来说，在这个时候不

应该错误地夸大就业的压力来引导宏观经济政策。就业问

题肯定是有的，特别是新的结构性就业难题是我们更难解

决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周期性问题，因此不要用

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货币、财政的方式去刺激它。我们

希望中央仍然高度重视就业工作，但是如果引导政策方向

错了的话，可能危害更大。第二，今后潜在增长率无疑是

明显下降的，但是我们还在做研究，建议有哪些办法可以

提高潜在增长率，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立竿见影、

一石三鸟的手段，可以明显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是说把经

济增长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而是改变潜在增长率本身。

这次十八大写得最好的是有序推进农民转移人口的市民

化，“市民化”第一次写进中央文件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还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在这个推动下，

它可以改变劳动力供给，我们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下

降的，这个没法改变，但是我们改变劳动参与率。目前，

我们用晚退休的方法其实暂时还行不通，因为五六十岁这

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没法改变，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最

好办法就是农民工继续转移，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下来，

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是利用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公共

政策调整，替代企业过快地涨工资。从 2004 年到现在，农

民工工资以每年 15% 的速度递增，去年达到 21%，还不足

以解决用工难的问题。但是如果再快的话，企业是承受不

了的，因此公共政策可以继续保持，还会有一部分劳动力

转移出来，还会带来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也可以提高潜

在增长率。第三，农民工更稳定地就业、更稳定地收入，

提高他的收入以及他们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后的消费

模式的转变，解决后顾之忧以后也可以创造更大的消费需

求，使得经济增长更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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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经济转型和就业转型

未来经济增长归根结底会慢一些，但是产业结构的调

整速度肯定要快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就业的角度

就面临着劳动者会从传统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劳动密集

型的二产，转向其他的产业类型，比如说转到资本密集型

的二产、劳动密集型的三产、技术密集型的三产。但是所

有的这些转移，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明显提高，要有就业服

务，需要市场发挥功能。例如，从二产的劳动密集型转向

三产的劳动密集型需要增加 0.5 年的受教育程度，转向二

产的资本密集型需要增加 1.3 年，转到技术密集型三产需

要增加 4.2 年。看上去不多，但是通过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比对，在每个十年间，成年人

的受教育程度只增加了 1.3 年，这还是在经历了九年义务

教育和高等学校扩招的大规模非常规教育发展的情况下。

所以，产业结构迅速调整对人力资本大幅度提高的需要实

际上是很难达成的。我有一个担心，未来从宏观上看，人

力资本技能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提高，而在微观上就必然

出现结构性失业的危险。我判断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里，还会出现新的“4050”群体，也许将来是“3040”，也就

是说新一代农民工在更年轻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就已经不

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变化要求了。这一点我们在美国看到的

最明显。当年美国的就业形势好，克林顿时期还出现了跟

滞胀正好相反的情况，通货膨胀低，失业率也低，那是最

好的时候，因此很多的劳动者要么受最好的教育，要么就

是干脆不上学，目前美国的适龄年轻人有 50% 的人不读高

中，这样的结果是连只要求最基本技能和熟练程度的岗位

都不能适应。因此，其实不是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是

他们自己保不住自己的饭碗。乔布斯去世之前跟奥巴马座

谈，说你给我训练出 3 万名工程师，不然的话我没办法把

岗位从中国搬回来。因为其实不是工资水平的问题，而是

技术和技能的问题。

新一代农民工百分之六七十都是 80 年以后出生的，根

本不认为农村是他们的老家、他们的根，但是城市有没有给

他们接受感和认同感，他们都在城市里漂着。有人观察到，

那些冲击日资厂商、示威活动时打砸抢的，许多都是青年农

民工所为。未来中国社会变化肯定会越来越快，那时候，这

些人要不就是城市新一代的劳动者，要不就是潜在的不安

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一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他

的认同感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也是就业要关注的终极的目

标，要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我建议要围绕预防和治

理未来的结构性失业形成新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内

涵和体系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扩展政府就业工作内容。

有一些必要的成本要中央政府来承担，像户籍制度改

革涉及的一个最大难点就是市长们都要算成本，义务教

育是大头，而且是最难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如社会保

障等，个人缴费个人受益，政府财政也有支出，可以由地

方来做，低保也可以由地方政府来做，保障性住房要酌情

推进。但是义务教育我建议应该迅速变成中央的责任，这

也是解决义务教育地区间不平衡问题的一个出路。再一个

还是要扩大教育。教育阶段要花钱，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

一般的普通教育，要在义务教育之后能让年轻人，特别是

农民工的孩子们多读书，增加受教育年限，同时对已经就

业的、离开学校比较早的新一代农民工要有专门的培训计

划，从他们对社会的责任、社会的认同、跟社会的融合到

他们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新的技能等各方面给予培

训。总的来说，就业工作一方面是我们每天都有具体的问

题要解决，但是现在可能需要看看今后十年的思路，因为

这十年肯定跟过去十年相比什么东西都会发生特别快的

变化，而且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过去 GDP 馅饼做大

的过程中什么都好解决，哪怕收入差距扩大，老百姓一边

骂一边心里接受，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来，蛋糕不再

做大的时候，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所以从就业

工作的角度要重塑新一代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对国家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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